
正月 十 五 雪 打 灯

清漪

我从小就爱灯笼 ，
爱各种鸟灯、鱼灯。然
而，最喜欢的 却是一 种
极普通 的小红灯笼 ，它
的样子 像圆 圆 的小鼓 ，
点上蜡烛又 像一个红色
的球。故乡 人把这种灯
笼叫 “火 罐 灯”。儿
时，每到 正 月 十五 的夜
晚，我们 就 要 举 行 灯
赛，那情景 ，美极了 。天
上挂万点 银星 ，地上转
游串 串 红灯 ，两 者 交 相
辉映 ，使整个 村庄充满
欢悦的 气氛 。可 是 ，有
一年 的元宵 夜 ，天幕上
却飘起 了雪花 。我开始
有些担心 ，怕 影响 小伙
伴的赛灯。实 际上 ，元
宵雪 夜也是 最 美 不 过
的。天上飘 着 纷 纷 雪
花，地面铺 着圣 洁 的 白
色，万般静幽 之 中 ，这
一家柴 门 开了 ，窜 出 一
颗红色灯 笼；那一 家 门
口闪 条缝儿 ，溜 出一个
红丢丢 的灯笼。这些灯

笼集聚起来 ，窄 卡 卡 的
街道一刹 时成 了灯笼的
世界，红火极 了。当 我
打着 自 己的 “火罐”灯
汇进灯笼的河时，心 里
甜得 像喝 了糖水 ，不 由
得把脖子 伸得 长长 的 ，
让雪花 飘进衣领里。停
一会把嘴张开，把雪花
吞进滚 烫 的 喉 咙。打
此，我喜欢起正月 十五
的雪夜来，觉得它 比晴
朗的夜还要 好得多 。

五十年代初 ，我这
个关 中 汉子 变成了 “商
州客”，在丹江南岸一
个小山村下乡 。那天正
好是正月 十五 ，又正 好
下雪 ，我不免怀念 起故
乡来。在故乡 ，今 夜 的
雪打灯 ，将 是何等 的韵

致。可在这 深 山 大 沟
里……但是 ，事实证 明
我的 想法错了。暮色才
浓，远处山 顶 上 的 松
涛，敲起阵阵 鼓声 。就
在此 刻，奇迹出 现了 。
西边的岭头，蓦然 出现
了一个红 红的火球 ，飘
飘悠悠 ，忽 明忽亮。没
过多久 ，四 山 都出现了
这种火球 ，缓缓地从山
上往下流 。开始 ，我并
没有明 白那是什么 ，而
房东和我同 年 的 姑 娘
叶子 ，却唱 歌般地对我
说：“走 ，到大场去，
看灯 笼会。”“灯 笼
会？”“是的 ，每年正月
十五 夜里 ，各小队的娃
儿，都把灯笼打到大场
上赛 哩！”“咋 个 赛

法？”“先 是 赛 谁 灯
明，谁的 ‘稀样’（漂
亮），最后 是碰灯，碰
到底 ，谁 的灯不灭 ，谁
就是头名 状元。”“嗬 ，
还有这大的讲究。”

叶子和我说 话的 当
儿，四山 的灯笼都汇到
庄外大场里 了。打灯笼
的，多 是 八 、九 岁 的
孩子 ，也有更小的 ，由
大人 引着。这 时，雪仍
旧沙沙地瓢落着 ，像是
在下 白 色的面粉。按照
当地风 习 ，灯笼在大场
聚齐后 ，碎娃们按大小
个儿排列 ，由一个大点
的孩子 当 领队 ，表演 民
间的灯舞。这种舞 ，虽
然形式简 单 ，却很有讲
究。锣鼓—响 ，变成方
形，又 一 响 ，变 成 条
形。有时 韬 着 各 种花
子，织成各种图案 ，给
人以 飘然的鲜活感觉 。
这时 ，只有在这 时 ，我
的全 部身 心都涌进雪打
灯的 意境里 。

我在 商 州 留 下 来
了，一 眨 眼就是三十多
个春秋 ，光看雪打灯 ，
少说 也有十多 次。时间
长了 ，我才晓得 ，它还
和革命有着 关系哩。那
是四十多 年前的正月 ，
抗日 战 争的烽火 ，燃遍
商山丹水。这时 ，蓦地
出现了一个 汉 奸 组 织

“ 毛老道”。商州百姓
恨不得一 口 吞掉这伙人
面东西。但是 ，恶人的
势力 很大。革命者便在
暗地活动 ，以 待 时机 。
一年一度的元宵节来临
了，大雪 ，像卷杨花柳
絮一样下 了好几天。晚
饭过 后 ，在一个沿丹江
的小镇 上 ，先是积谷 山

头，出现 了一串 红灯笼。
一会儿 ，桃花岭上也出
现了一串 串 。很快，东
西南北的红灯笼 ，都流
进了这 个 小 镇 。这 小
镇，是 “毛老道”的巢
穴，大大小小的道头 ，
都在这儿糜集 ，准备二
月二龙 抬 头 起 事。开
始，见人 们 进 了 镇 ，

“毛老道”还有警惕 ；
后来一看是赛灯，才放
下了心。和往常不一样
的是 ，今晚赛灯都是小
伙子 ，没小娃。和往常
一样的是 ，照 旧 敲起锣
鼓，照 旧 韬 各 式 的 花
子。雪光灯光 ，交织一
起。赛呀、赛呀 ，赛到
紧火处 ，只 听灯海里一
声喊：“杀毛老道哪！”
灯笼灭 了 ，小伙子们一
齐向镇 中心冲来 ，杀呀
杀呀的 碱 声，惊 天 动
地。接着 ，镇 中心传 出
猪猡般的哀嚎……正月
十五雪打灯，把个喧嚣
一时的汉奸组织消灭 ，
这不能不说是商州 山里
的奇迹。一位 白 发老妈
妈告诉我 ，那晚上杀毛
老道 ，弄得 白 色雪地沾
满了血 点。老 妈 妈 说
着，还唱 起了 流传在 民
间的小曲：“正月 十 五
雪打灯 ，商州 山 里 出英
雄，杀 了毛老道 ，染得
丹水红……”

自从听 了这段传 奇
般的故事 ，我更爱商州
山区 了 ，也更爱商州 山
的正月 十五雪
打灯 了。每年
元宵佳节，特
别是 下雪的元
宵节 之夜 ，一
看见红丢丢的
灯笼 ，心里便
升起一股庄严
圣洁的情思 。

呵，正月
十五雪打灯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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弯弯 的 山道上 ，
水仙驾着摩托车接回
了刚 刚 退伍 回 来的恋
人方二虎 ，二虎 是 汽
车兵 ，掌握 了开车和
修车的技术 ，水仙 为
此感到 高兴 。

二虎 一回 家就 去
探望丈母 娘 ，当 二虎
询问 婚期 时 ，老丈人吞吞吐
吐，因 为他想问二虎要辆手
扶拖 拉 机做财礼。

在村里 ，二 虎 看到 ，铁蛋 因没
生产 门 路只 好 与老母亲受穷 ；酆老
大因不 会 生意常蚀本 ，一家 生活
很困难。曾 为抗 日 负 伤 的 老 民 兵
鲍富带着 个哑女 因没劳力 只能 以杂
面度 日 ……心 里很不是味。特别 是
村里青年人 因 地 少人 多 没事干玩老
鹰抓 小鸡的把 戏 更 使 他揪心 。
　一天 ，二虎巧遇 当 年部队上的

老排长俞成龙 ，知 道他是俞家 沟煤
矿的 党支部书记 ，就 和水仙去拜访
他。俞排长和其妹妹亚男热情 接待
了他们。看到 俞家住着楼房 ，用 着
电冰箱，喝着 “味美思”，吃 着鸡

鸭鱼肉 ，水仙 羡 慕不 已。因矿上不缺
人，二虎 想要介绍铁蛋 等人当 矿工的
念头 只 好打消……

二虎夜不成眠 ，他决计领着大家
炼焦。他遭到 水仙 和哥哥 的反对。水
仙爹改变主意将水仙 许给城里一个又

老又丑 的货栈老板。
焦出炉 了 ，因 技术不 过关 ，焦无

人购 买 ，这对二虎真是 当 头一棒 ，痛
定之后 ，他决心 出 外学 习 技术。临走
他向 哥哥借 了二百元 钱给大 家开支 ，
众人很受感动 。

焦终 于炼 成 了 。一 日 雨 后众人正
在欢呼 雀 跃。水仙的结婚车正巧路过
焦厂 ，车轮陷 进 泥 中 ，大伙都看笑话 ，
二虎 却 在众 目 睽睽下为他们解 了难 。
这使 前来送皮 管的亚男 深受感动。

二虎 和亚男 决计联合起来搞个大
型现代化 的炼焦厂 ，事业 在前进 ，他
们的爱情 也 成 熟 了。（小 溪 ）


